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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理论，是语言学中常见的分析理论。“虽然语

言不对称的概念早于‘标出’和‘非标出’术语的实际

创造，但现代的标出概念起源于以罗曼·雅各布森和尼

古拉·茨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作为表征

二元对立的手段。”[1]在研究音素对时，茨柯伊注意到

一对中的一个对象，总是用标记主动突出显示，而另一

个对象由于没有标记，则被动地保持稳定。从那以后，

语言学家将标记和无标记的概念应用于语法和词汇以及

音韵学。[2]在词汇对中，未标记的词具有模糊的位置，

表示作为整体的通用类别；而标记成员则特定相反。实

际上，标出的存在正是以非标出为对立面，两者配对而

生。非标出代表着稳定、无变化、不突出，这不仅在语

言学中被如此认定，在社会文化研究中，非标出亦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稳定的主流现象、主流价值或主流意

识形态。韦恩·卜维克斯在一篇研究论文中举例：1994

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将其杰出出版奖授予米切尔·邓奈

尔的Slim's Table。邓奈尔谈的是社会主流，一群美国餐

馆的非洲裔顾客拥有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强烈反对大多

数不正常的活动，并将他们的尊重，强烈的职业道德和

高质量的友谊定义为比非洲裔美国人更重要的身份，[3](34)

这就是现实社会呈现的主流现象。主流是顺应历史发展

的，谈主流电影离不开社会、文化、观念，在文艺作品

日新月异的当代，主流符号意义是创作者关心的内容，

而符号意义如何通过主流影像进行传播，也是笔者研究

的重点。本文讨论新主流电影，即是在非标出的情况下

研究新主流电影的电影特征及其传播机理，同时涉及价值

取向和排他的特征。

赵毅衡在《符号学》中将“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

称为正项；把中项排斥的称为异项，即标出项。 [4](283)

正项一词，包含了社会隐含指向，较为妥帖地包含了恒

定、正向之意，韦恩·卜维克斯在谈非标出时，就曾以

默认一词来解释。非标出从内涵上讲，与主流息息相

关，即正项；与正项相对的即为异项。结合正项、主流

进行电影研究，实际上是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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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电影。本文所关注的是，主流电影的正项表达，以

及正项去异的选择。

一、风格的正项追求：去异化

正项是以与异项相关性关系而存在的。主流电影的

风格去异化，不是去风格化，也不是无风格化，而是远

离异化风格，在主题、题材、形式等文本内容上贴合时

代主流。异化风格作品，即标出性电影作品（异项）。

标出性作品主要存在于亚文化圈之中，正项与亚文化的

区别在于：亚文化以标出、奇特、罕见、非主流的题材

或主题进行作品创作，正项则是大众选择的主流、非标

出文化。因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对

立而存。“对男人来说，没有化妆就没有被标记（标

出）”，[5]这是一个标出与非标出的生动比照，也就是

男人的标出需要异于男人应有的行动，比如化妆、穿女

人的衣服。较此而言，电影的标出则更为多样和多元，

作品的标出，实际是对立于非标出（正项），如纯艺术

于功利性艺术、先锋于正统、情色于内敛、恐怖于浪漫传

奇、同志电影于异性恋电影等。

本文所指新主流电影是以题材、主题、形式、内涵

等各方面为参考角度，而异项电影亦是。2018年上映的

《午夜幽灵》灵异事件、《寻找罗麦》同性恋，可以看

作标出性风格的作品，而新主流文艺创作关注的应为社

会正项，即贴近大众需求、顺应社会发展以及表现社会

现象等的主流题材。

1. 正项风格特征

异项风格作品在内容呈现上专注于标新立异，以娱

乐刺激为主，这是文化大流中派生出的小众支流，是

一种远离日常符码的标出性作品。格雷格·厄本认为：

“在风格之间存在明显对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功能

上将无标记风格称为日常符码，将另一种风格称为特殊

或标出符码。”[6]异项风格的电影作品正因打上了非主

流的标记而被标出，而正项则是日常符码的集合，这是

分析主流电影易于被接收和肯定的根基之一。

正项特征是较为稳定且静止的，正项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是在收拢中项和排斥异项中进行的，这种动态过

程，在新主流电影作为符号正项的研究中，可以称为去

异化。风格的去异化，是寻找一种正项的求同表达，如

一般演讲中的开场白就是惯例。

2. 风格去异

新主流电影的风格去异亦非易事。风格去异并非毫

无风格、特征可言，而是对于较少数与之对立的亚文化

而言，是主旋律式的风格追求。赵毅衡在《符号学》中

提到：风格就是对正常的偏离，绝对无标出性的风格，

所谓零度风格，也就是风格被程式化后习以为常。[4](285)

笔者认为这话有待斟酌，正项对象是正常，但是可以有

风格，笔者认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亦是风格。新主流电影

可以作为一个风格被程式化的反例，新时代电影导演努

力突破程式，如新主流可以讽刺社会、减少歌颂，可以

揭露现实、拒绝单一赞扬，可以加入先锋元素、而不使

人物扁平，所以新主流电影的去异化不是去风格化，不

是零风格化，而是表达主流话语的非异类形式的正项电

影。也就是，新主流电影是有风格的，拍摄主体也会有

风格摄入。另外，电影受众也是有情感的，新主流电影

可以在形式上固定，例如冲出重围、祖国强大、扬我国

威、家国情怀、仁爱思想等固定的主题以及结果逻辑，

但新主流电影完成、被传播之后，观影受众会对新主流

电影给予新的情感，这就是情感风格的附加。

风格可以是稳定、内在的，并在一定时期反映时代

特性，具有统一性与大众性；风格亦可以揭示时代之

主要特征、民族之根本内质、流派之精神内核和作品之

内部精髓。新主流电影当然有风格存在，从主体到文本

再到受众，都是风格再现的过程，甚至每一个国家的电

影，都有其自身的电影风格，只是风格应当去异。

3. 文本风格回归正统

必须一提的是，讨论风格去异应从文本出发，至于

对拍摄主体（导演）风格的分析、电影情感风格如何体

现等是无法受控于新主流电影的传播者的，他们能做的

就是去异化、结合现实，趋近正统。根据也门撤侨事件

改编的《红海行动》，以引燃国民爱国情怀为目的，用

军事题材这种最正统的题材方式传播正能量，在转场商

业和主流影片之间做到无缝衔接，既获得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也将祖国是国民的坚强后盾的真谛传递，成为中国

新主流电影作品中的中流砥柱。

任何一部电影的电影风格，都和导演个性密不可

分，这就使得众多优秀作品都以电影作者的人物符号为

宣传法宝，而新主流电影作为集体正项，刻意减少了主

体风格，可以称为专注于文本内容和形式的作品。张艺

谋的《影》可以看作新时代新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以回

归传统为拍摄要领，在电影中有很多表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地方：国画韵味的水墨色调，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

留白技巧。这样做的当然不止一部，国产动画《大圣归

来》《大鱼海棠》等都是如此。换言之，新主流风格就

是正项价值引导下的中国风格，无论时尚的现代因素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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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武或文，都与受时代影响新生的异项相对。

去异化风格，是对异项作品的分离对弈，是向主题

程式靠拢。实际上，这是争取中项肯定，排斥异项的举

动。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大国而言，主流是以儒家

思想为首的正统思想，挑衅和转异都是对程式的瓦解和

对传统的颠覆。正项是带有功用性的，而不是随意变动

或更改的，这关乎社会稳定。正项在社会学研究总保持

无名、无音，[3](35)主流正是以无处不在的无形保持不突

出却为核心的状态。社会整体需要上层建筑，这在当今

视听文化的社会发展中，显得尤其突出。相较而言，异

项才是社会发展派生而成的，所以对正项而言，作品不

是经典地超越，而是保持作为结构的独立和自身发展，

正项的风格发展才得以让新主流电影独立地成为受欢迎

的一支，甚至完成对亚文化的收编。可见，去异化是新

主流电影成功传播的重要一步，并且新主流电影的核心

亦应如此。

二、能指包装的正项选择：外化的商品

符号

1. 新主流电影作为商品符号

当今社会，电影是快捷有效的经济利器。新主流电

影进入自由竞争环节，在商业市场中进行能指包装，并

通过和其他商业电影的对比、竞争，追求以质取胜，这

也是顺应时代的正项表达。电影是消费品，观看电影为

娱乐渠道，电影的娱乐功能伴随电影传播始终，证明其

商业属性的存在，电影的外化形式必定为商品符号。在

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被商品符号包装的电影，可以而

且应当与新时代的正项传播息息相关。电影从物到商品

的意义生成，依赖这个能指包装，促进其交换价值的生

成，再去指挥化，形式主流化，作为商品的存在形式实

际上已经是主流传播形式。

陆正兰指出：“艺术一旦卷入生产，尤其在当代消

费社会下，作为文化产业的流行音乐，就不可能是一

种艺术家单纯的创作行为，相反，会卷入各种复杂的商

品符号活动。因此，流行音乐既是一种精神生产，也是

一种商品行为。”[7]实际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观点，艺术生产是复杂的商品符号活动。流行音乐的艺

术生产就是一种符号意义的传播行为，新主流电影制作

和传播亦是艺术生产，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流行即大

众，大众即主流，这是一种文化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生活

的正项引导。

意义赋予商品，易于观众做具体的观看选择。文化

世界中，类似电影的商品符号不胜枚举，书本、流行音

乐、书法作品、艺术品等都具有精神文化和商品的双重

属性。电影进入市场，选择商品交易秩序，既有其特定

的历史经济环境原因，又依赖于文化秩序。商品符号携

带主流意义，进入观众解读环节，是导演把世界和消费

品进行联结，通过传播渠道，构成了一系列意义运动。

可以说，在第三环节的意义接受上，消费者以符号消费

的主体进入消费链条，他（她）看重消费品的娱乐属性

而不是强制引导性，却在观看途中或观看之后，通过对

电影主流符码的解释和理解，衍生出对世界与现实的思

考。《邪不压正》的上映做足商业表演，导演非常清楚

电影的商品性质，利用显性伴随文本的引导功能，诱惑

观众，从而催生其对电影文本的观影期待。应当说，主

流电影文本走向市场，选择以商品符号形式进入艺术消

费市场，是电影传播的积极表现。电影作为消费艺术，

表现并挖掘本身的商品价值势在必行，且为电影艺术发

展之必需。

2. 商品符号裹挟文本解读

当主流电影具有了商品外包装之后，主流电影就不

是强迫而观之。形式是一种自足的对象，罗兰·巴尔特

在关于写作的分析中写道：“它企图要意指一种集体的

和被维护的性质，而且这个对象具有一种节约的价值，

它起着经济性信号的作用。”[8](17)新主流电影亦如此，

主流电影作品的思想价值被消费符号包裹，而结果则

是联系实在世界的事实性的思想解读。《南极之恋》是

很好的一例，虽然它是一个商业文艺作品，但电影通过

男女主角在南极极地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考验、人性考验

以及生命思索，对长期奋战在南极的科考队队员表示感

激和景仰，导演正是通过对事实的指称，完成一系列的

情感输出。《妖猫传》里的种瓜术，《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里的中原方术、域外幻术，既是市场卖点，也有史

据可查。电影里浓浓的家国忧思与政治隐喻，以现代观

众热爱的天马行空的元素为依托，将主题内敛、含蓄地

和盘托出。

去物化，深入思想化。皮尔斯认为“符号是一个再

现体，它的某个解释项是心灵的一个认知”，[9](33)解释

项在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中，是符号传播链条中必不可

少的存在项。在新主流电影的商品价值交换过程，即符

号传播过程中，符号的意义是人们在认知再现时产生

的，但是对新主流的电影解读并不简单，它的商品外化

包装内藏意指效力，而且是强势的观念表达，在主流电

影中，所指实质当然内隐主流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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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指实质的正项表达：主流符码的集

中呈现

新主流电影的电影传播并不只专注于娱乐性、商品

性和经济效益，不同于纯粹的商业电影或艺术片，新主

流电影的主流符码在电影影像和宣传中都有体现。正是

这些主流符码决定了其较高的文化价值，这是新主流电影

固守的特性，也能够证明新主流是正项的内质。

1. 主流思想的显现

在电影呈现中，所指实质一定是体现主流思想的；

而新主流电影所指毫无疑问即意识形态元语言。特

里·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长期为学术界使

用，他从六个角度定义意识形态，其中笔者最为认可的

是“社会生活中观念、信仰、价值的普遍的物质生产过

程；特定阶级或集团的生存状况和体验；在非理性的欲望

到达理性的、合法化的过程中所应用的话语体系”。[10]正

项，表达社会主流符码和反映社会现实，理性、合法的

电影符号文本，以召唤的形式隐喻社会缺席、不在场的

正向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中国具备现实、积极

意义的电影文本，均可称为新主流电影。即使是喜剧片

《西虹市首富》，也在繁复的笑料中透露社会现实，有

影评人认为电影映射出现实的阶层对撞，甚至电影中有

很多双关讽刺，包括镜头扫视的“必贵园”字样，是对

现实中房产公司“碧桂园”的讽刺；电影中安全事故、

贪污腐败的案例等，都是电影用世俗和常见的事物、新

闻，来反讽一个个社会现象，反讽达成深意，从而爆发

警醒的力量。《反贪风暴3》亦为典型，电影以捉拿贪污

腐败的张部长为线索，通过洗黑钱深挖警局、反贪侦查

局内部的贪污人员，导演意在以法律中国为背景，强调

法律的重要性。

模仿说可以适用于任何现实文艺作品，尤其是新主

流电影，模仿后的再现世界与实在世界被导演架起一

座桥梁，撒福德其·达利有这样一段话，“无论如何，

导演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不仅客观地描绘世界，而且

主观地描绘世界：他能够创造新的现实，唤起神奇的世

界，并在事实和事物之间建立象征性的桥梁，这在现实

生活中缺乏任何直接联系”。[11]导演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不动声色地将情感价值传递给观众：信仰和观念体系是

抽象的象征性表达，它们依赖导演将其转化为形象化的

电影符号，传播给大众；表面上是娱乐性商品为消费者

享用，实际上这是一种能量和信息的传递，格伯纳称之

为培养或涵化。

新主流电影谈论真善美，这就是主流。培养理论

（或涵化理论）的研究奠基人格伯纳，在讨论电影叙事

时曾指出电影叙事产生两种现象：共鸣和主流化。不难

理解，共鸣就是一旦受众从电视中得到的某个印象在现

实中得到认证，那么受众就会对这个印象深信不疑，电

视对受众的培养效果也会加深。主流化是指属于不同群

体的重度受众的立场和行为之间的差异会缩小。格伯纳

提出“电视的3B”来说明主流化的过程，分别是：模糊

（blurring），混合（blending）和弯曲（bending），即

电视会模糊由于文化、政治、经济、地区和阶层等所产

生的不同，并且使人们的态度混同于电视中的主流意识

形态，而且使主流屈服于电视的政治经济任务及其所服

务的体制，即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主流维持

的是现实秩序，电影电视中隐喻的主流思想、陈述的主

流符号，既服务于体制，又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主流

化，是一个舍亚文化求主流文化的过程，主流文化在发

展中对亚文化进行收编和影响，并表现主流文化符号，

通过外化商品进行交换，这是发展趋势和社会需要。

2. 意识形态的召唤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抽象到可以而且足

以被思考，从而产生知识的特殊阐释方式”， [12]意识

形态国家机器，在元层次以艺术思潮、文化观念、社会

思想等抽象形式稳居正项渠道；新主流电影也因依赖于

宏大的国家语境，得以被符号整合，进行意义传播和意

义接收。实际上，新主流电影所指的召唤，较普通电影

影像而言，是一种更有力的群体召唤。如果说，米歇

尔·马多尔认为“本质上，电影图像作为生活的再现，

与生活本身一样具有相等的介入性，也就是完完全全

的介入”， [13]那么新主流电影的介入则是直接的观念

介入。《南极之恋》的导演试图在极端环境把人性剖

开，展露那些最温暖、最善良的、最亮的东西。《宝贝

儿》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电影以一个弱势群体的代表为

对象，去挖掘和展示“人之初，性本善”。观念当然可

以介入生活，新主流电影是最直接的助力杠杆，观念渗

入是群体召唤，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马克思主义

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

种价值语言。”[8](16)影视教育以电影、电视作为中介和

手段，“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了文化的规范、创新

和承继，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家庭都

需要不断地积累、传播种种社会文化知识，以及经济活

动、日常活动中的经验和技能”。[14](63)

电影创作者敢于将电影融载更多的意识形态，既是

对电影艺术价值的考量，对社会语境的依赖，实际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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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群体意识观照的结果。新主流电影创作，更多地

受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规约，因而在电影画面和人物形象

表现上才会出现主流化的符码集合，这就是笔者反复强

调的历史选择。

四、正项价值的规约

1. 历史语境下的价值规约

对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而言，儒家文化和古

典美学是最大滋养。对中国电影受众而言，电影历史

上，“自中国诞生那天，就提出了电影教化社会的主

张”“中国电影充当了时代的号角，成为反映民意、传

达电影艺术家们心声和社会要求的载体”，[14](107)新主

流电影被选择是历史语境所决定的。

格伯纳谈电视，称“它的戏剧，商业广告，新闻和

其他节目为每个观看家庭带来了一个相对连贯的共同

图像和信息世界。人们现在已经出生在电视的象征环境

中，并且终其一生都在重复上课”。[15]格伯纳的这一象

征环境指的是主流化环境，主流是重复体验和群体经验

的默认值，这种默认在文化符号学的研究中，笔者认为

是正项规约的结果。主流电影，更离不开对规约符号的

表达。

“规约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天然地适合用来表明

一组对象总是被与其相关联的像似符所再现，无论这

组对象被什么样的指示符所指称，并且以何种方式与其

相关联”，[9](61)规约符的存在，就是指示一类事物，女

人、男人都可以是规约符，天安门、故宫还是专有规约

符。但规约符也可不特指实在对象，如道、和、仁义，

这种抽象概念的所指符一旦形成，会在人群中加以传

播，并随着人类经验和反复使用得到加强，甚至成为象

征符，这恰恰又被隐喻在主流电影当中。实际上，儒家

仁义观等价值观念，是集体的社会规约，也是新主流电

影中表达和塑造的价值体系。《我不是药神》以“药”

为切入口，以小见大地影射社会问题，输出文本内外当

事人、观众对正项意义的追求和期待，电影中有讽刺、

有温暖、有无奈，亦有反抗，正项价值规约即善待他

人，守住光明，这是新主流电影追求的正项基调。助人

为乐作为社会规约符号时，主流不需要凸显、强调每一

个动作的意义，即使只是平静地叙述、小人物的电影展

示，亦可因情感共鸣而引起观众群体对社会正项价值的

肯定和感同身受。

“规约符号，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性连接的符

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皮尔斯

认为相当多的符号是有理据的（像似性或指示性），只

是一部分符号没有理据性，解释者都需要靠规约来确定

符号和意义的关系。”[4](86)文化价值是社会的元语言，

正统的文化价值是社会强制规定、历史必然选择，解释

项也必然以其为准。李芳芳导演的《无问西东》，从爱

情观、生活观乃至人生观，都以电影形象给出了最完美

的诠释。真实、内心的平和与喜悦，电影的意义在于历

史规约符号对人生诉求的指引和洗涤，这既是导演的成

长，也是观影人的一次成长，观影人传承的亦是新主流

电影的温暖，不在于形式要多么宏大张扬，而在于从一

个触动心灵的地方出发，引起观众的内心激荡。《地久

天长》《流浪地球》从不同角度，既可能是时代里的心

酸和朴实，亦可以是挺身而出的英勇行为，打动着共享

在一个文化价值圈内的中国观众。

2. 异项支持正项表达

回到笔者最开始提标出性和非标出性的地方，异项

和正项因标出和非标出的特征而相互对立，这是正项

主动采取的排异行为。非主流文化（朋克风、耽美潮、

玄幻热），都是电影发展中的标出项，标出的存在是文

化年轻的印记，它们（穿衣风格、打扮潮流）可以以某

一种元素被主流文化吸收，但很难整体翻转成为主流文

化，因为观念是具有规约性的。

韦恩·卜维克斯在《非标出的社会学》中提到：

“如果标出的内容比非标出更为普遍，那么标出的内

容即可反转，成为非标出。”[3](36)这其实便是赵毅衡在

《符号学》中提到的标出性翻转。然而笔者认为，非主

流文化的标出性受众群体为少数，要完成标出性翻转成

为正项、主流则尚未体现，可能非主流文化中某些具有

商业价值的符号，可以被收编纳入正项表达范畴内，但

不会大规模翻转为主流。正项的普遍性、大众性是一个

趋同的现象，而异项是很难做到老少皆宜或司空见惯

的，即使社会允许，意识形态或许也会排斥。

实际上，异项存在是正项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因

为主流和非主流的对立，才使得主流作品保持自己正统

的正项表达地位。在新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正项、

异项依然对立，却亦会因为正项对异项符号（如先锋艺

术元素）的借用而在对立中和谐地发展。“经验，表达

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在亚文化中不是恒定的。它可以形成

一个或多或少有机的统一体，努力实现某种理想的连贯

性，或者或多或少地破裂，反映出断裂和对抗的体验。

此外，个体亚文化可以或多或少地保守或进步，融入群

体，与群体的价值观一致，或从中推断，定义自己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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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立”。[16]笔者首先肯定，异项与正项主流必然

对立，只是在某阶段，对抗表现为持续，当然亦可停止

对抗。然而，即使停止，新异项又会在新阶段中产生，

继续形成正、异项的对立的格局。而正是有了异项的不

断对抗和凸显，促使主流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并以融合

异项元素的姿态发展主流文化，稳固社会正项价值，这

亦是社会维稳的必需，也从侧面论证异项的存在支持了

新主流电影的正项表达。

结语

中国新主流电影作为正项，追求主流表达、传播的

运行机制，以现实主义作品的形式考量社会现实，传播

主流价值。从风格上的去异化追求、能指上的商品符号

包装到所指实质上的正项表达，以及正项价值的群体性

要求，完成了正项的意义输出。结合正项、主流进行电

影研究，实际上是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新主流电

影，旨在为电影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思考。

新主流的正项表达，体现的是主流价值在当代社会

的传播。新主流电影首先是传递主流价值，其在风格

上便与非主流作品对立，追求去异化；其次，在市场竞

争中，新主流电影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存在，这是正项表

达的外在形式的非标出表现；当然，新主流电影的正项

表达，是由社会规约和群体意识所决定的，其内在仍然

是携带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儒家思想等核心精神的所

指。新主流电影正是通过形式和内在，完成正项表达和

传播，将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积极意义传递给受众，且

引起群体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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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the unmarked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instream. The unmarked is now popular in 
domestic research. As the unmarked, China's new mainstream movie pursu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mainstream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considers social reality in the form of realist works, and spreads mainstream values. From 
the pursuit of marked in style, the packaging of commodity symbols o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ubstantive unmarked 
expressions referred to the group requirements of the positive values complete the meaning output of the unmarked. 
Combining the unmarked and mainstream to conduct film research is actually to understand new mainstream mov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miotics, aiming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for fil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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